
第五章 我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吗？ 

  案件审讯工作进展之慢，远远超乎斯大林的预料。内务部的头头们知道，即使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也不能保证马

上就能奏效。要磨垮犯人的斗志，往往只有在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都已疲惫不堪之后才能成功，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斯大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为了加快审讯速度。叶若夫和亚果达开始彻夜巡视审讯室。他们常常在夜里一时至

凌晨五时这段时间里突然出现。他们在每一 个审讯室里都要待上大约十五分钟，一声不响地观察审讯员的“工作”。这些

夜间巡视，弄得审讯人员们无法安宁，神经始终处于紧张、亢奋的状态之中，迫使他们 加倍努力地通宵审问，日以继夜地

对犯人进行“加工”。  

  第一次多少有点意义的进展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个月里有十五个犯人“坦白交待”，其中有将近十个是由莫尔恰

诺夫手下的秘密政工局里的工作人 员审出来的。这使他找到了理由去指责那些从他局调到他手下的审讯员。他说那些人整

夜地和受审人清坐，既没干劲，又不果断。在一次例会上，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次夜间巡视时，他碰到从特务局调来的审

讯员D 某正伏在桌上睡觉。当时是深夜三时，受审人坐在D某对面，也在打盹。这是严重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很可能给D

某带来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犯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越狱而逃。莫尔恰诺夫严厉地批评了D某那样的审讯员，同时不断地

表扬本局的工作人员。  

  其实，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原因很简单。  

  审讯员D 某是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但在使用讹诈和心理摧残等手段方面缺乏经验。起初．他还默默地听

莫尔恰诺夫讲，对他的话不理睬，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起身声明道，在特务局里他成功地审讯过许多案子，而且那些案

子的重要性也不亚于莫尔格诺夫的审讯员所审理的案子。况且，全体到会的人都明白莫尔恰诺夫的审 讯员取得成功的真实

原因。  

  莫尔恰诺夫被触到了痛处。他问D某这些话是在暗示什么。D某回答道。“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供诉都是你的审讯员弄

到的，这没什么了不起，要知 道。整个审讯大权掌握在你们局手中，您的人可以挑选那些有子女的犯人来审……而交给我

们的，都没子女。除此之外，您的人总是先将犯人初审一遍，如果他认 罪，就把他留下，如果他顽抗，就交给我们处

理”。  

  这是事实。尽管莫尔格诺夫很不愿意承认。他极力想巴结上司和让手下的干部争光，就按D某刚才说的那样，先就把

犯人分类。但D某的话还包含更为 深刻的潜台词：老党员的子女可以被审讯人员当作人质，仅此一点就能使最坚强的人屈

服。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虽然愿为理想献身，但不愿踩着自己儿女的尸体去 死，于是就在暴力下屈服了。  

  气急败坏的莫东恰诺夫指责D 某企图用污蔑其它工作人员的方法来为自己辩解。他解除了D某的工作。并给人民委员

亚果达打了报告，建议将D某关进索洛维茨集中营。因为D某工作不负责任，竟在执行任务时睡大觉。  

  D某的顶头上司马克·加伊，在亚果达面前为他求情，才使D某免了进集中营之苦。不过，要摆脱D某毕竟是件轻而易举

的事：他被眨职，调出莫斯科到外省去了。  

  同时，日以继夜的工作、神经紧张和睡眠不足。使审讯人员们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他们的劲头越来越小，只有靠上



司的强迫，特别是夜间巡视来维持工作。尽管这样，夜间审讯的人也经常闹笑话。  

  有一个审讯员，以前是个工人，由于实在抵不住通宵达旦的审讯，干脆就随身揣着一瓶伏特加酒。每当斗不过瞌睡虫

时，他就拿出酒瓶来呷一日、头几 夜还奏效。但有一次，象人们常说的、他多灌了几口……活该他倒霉，那天夜里出来巡

视的。恰恰是亚果达本人和助手阿格拉诺夫。他们掀开审讯室的门后，映入眼 帘的居然是这样一个情景；审讯员坐在桌子

上，可怜巴巴地高声嚷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你审问我。难道我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受审人站在他身旁，象父亲 

一边拍着他的肩头，尽力宽慰他。  

  奥利别尔格按照莫尔恰诺夫的指令，“供”出了一批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学生恐怖分子，说他们准备在“五·－”节游行

时，用手枪射杀斯大林。这场闹 剧的编导者感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凡是有一点知识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绝

不会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谋杀手段上。要知道，学生们随游行队伍行 进时，距离政治局委员们所站的列宁墓很远。

要在行进中用手枪从远处击中斯大林，可以说是毫无希望。如果恐怖分子有使用炸弹的意图，那倒还说得过去。而且从 

“民意党”时代起，炸弹就成了俄国“杀君者”的传统武器。逮捕化学教员涅利多夫的意图，就是为了污蔑他在高尔基市

师范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为恐怖分子制造炸 弹。  

  亚果达和叶若夫很欣赏这一设想。他们派了一个行动小组到高尔基市去。小组负责人是内务部行动局副局长沃洛维

奇。任务是搜查师范学院的化学和物 理实验室，找到能证实这一设想的物证。亚果达认为，在大学的实验室器，定有某些

用于科研的爆炸性物质。只要他们，发现那种物质，侦讯人员就马上强迫涅利多 夫及其同事在受审时供认所找到的炸药是

托派分子的，而且是用来制造炸弹以。  

  沃洛维奇的行动小组在高尔基市住了六、七天。好卖弄本事的沃洛维奇回来后，就把各局局长和副局长请到莫尔恰诺

夫的办公室。诉他讲此行所得到的惊人收获。  

  沃洛维奇首先出示在搜查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实验室时所没收的炸弹。他将半打直径大约三英寸的空心铁球放到了

上。铁球已经生锈，很不起眼。  

  沃洛维奇脸上挂着狡黠的冷笑，说这是托派分子暗藏的炸弹壳。接着，他又大声朗读了几份他在高尔基市炮制的官方

证明。其中一份证明足以证实这些 炸弹外壳埋在师范学院物理实验室内的沙子里，搜查时才发现，而实验室的设备清单中

没有注明有这些空心铁球。沃洛索奇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证明，铁球不属实验 室所有，而是恐怖分子将这些空心铁球带入

学院藏起来，是为了以后制造炸弹之用。  

  沃洛维奇还恬不如耻地夸耀说“有个实验员还说什么这些弹壳属于实验室，是以前做物理试验时用过的。我马上抓住

他问：‘是真的吗！看来。您对这 些弹壳还有所了解罗？再给我仔细看看，然后告诉我。是不是原来那些！’小伙子吓得

直发抖，赶紧说他认错了，他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弹壳”。  

  沃洛维奇还读了一份由当地驻军某专家作的正式鉴定。结论肯定了这些铁球的炸弹外壳，一旦装上炸药，就具有“巨

大的杀伤力”。莫尔恰诺夫及其助 手们喜形于色，纷纷赞扬沃洛维奇能如此巧妙地将分明是属于物理实验室设备的无害的

金属球变成了可怕的“炸弹壳”。沃洛维奇也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他在会上宣 读的证明，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铁球

本身却毫无价值，任何人只要瞟上一眼，马上就会明白沃洛维奇是个大骗子。  

  边防部队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从桌上拿起一个铁球，仔细端详了一阵，脸上露出轻蔑的讥笑，对沃洛维奇说道：  

  “如果您需要炸弹壳，您可以来找我嘛。我可以给您一些真货。我那里什么样的手榴弹都有，德国的、英国的、日本



的。只要您想要，而您搞来的这些玩艺儿，根本不能用去做炸弹。任何一个稍微懂行的人。都会对您说出与我同样的

话。”  

  这出戏演完后，那些热衷于“炸弹说法”的人，马上就失去了热情。而且，那个按计划将扮演炸弹制造者角色的涅利

多夫，也一再拒绝在假供诉上签 字。不过，审判的组织者们一时还难以彻底摒弃这个设想。在高尔基市师范学院进行的搜

查报告，以及沃洛维奇带回来的其它材料。都一并归入了案卷。据我的记忆，国家公诉人在法庭上并没出示过这些金属

球，也没要求法官们提起有关炸弹的说法。 


